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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视--《关于电视》前言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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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布尔迪厄  

 

 
     我选择在电视上讲授这两门课，是想作一尝试，突破法兰西公学院的限制，面向普通听

众。我确实认为，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

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下面，我将对有关机制尽量作一简短的描述--若进行深入系统的分

析，那需要很多的时间；我甚至认为，与最有责任感的那些记者想的和说的--无疑是非常真

诚的--相反，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只要分析一下电视在追求最广泛

的观众的思想的驱使下，又在部分新闻机构的支持下，给排外主义及种族歧视言行的煽动者

们所提供的待遇，看一看电视每天对短浅而又狭隘的民族政治观--就不说民族主义的了--所作

的让步，就不难拿出这方面的种种证据。有人也许怀疑我是在夸大纯粹是法国的一些特殊情

况，这里我不妨在美国电视的千种疾病中，提醒大家回想一下电视在O．J．辛普森讼诉案中

所起的中介作用，或者最近硬造出来的那一所谓\"性罪\"的普通谋杀案所带来的一系列难以控

制的法律后果。不过，新近在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的一冲突事件恐怕能对收视率的无限竞

争所造成的各种危害作出最好的说明：继一私人电视台就荒芜人烟的伊米亚小岛事件所发出

的动员口号和好战的宣言之后，希腊各私人电视台、电台纷纷陷入民族主义的疯狂谵语之

中，各报也紧随其后，竞唱高调：土耳其各电视台和报纸也出于同样的逻辑，为了争夺观众

或读者，展开了战斗。希腊士兵在小岛登陆，继而多艘舰艇开始出动，一场战争险些触发。

在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中，无论是在希腊和土耳其所看到的，还是在前南斯拉

夫、法国或其他各地所看到的，也许这一新现象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代的通讯手段在今

天这个时代，为充分利用那些原始的感情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我签订的合同，这次讲课是一种电视讲座课，为尽量信守合同，我的讲话应该尽可

能让大家听懂。为此，在不少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采取简化或约略的说法。为了突出最关键

的东西，亦即突出讲话本身，与平时在电视上的做法不同（或相反），我跟节目制作人达成

一致，在图像位置调整和取景方面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如有关

节目选段、复制的资料、统计数字等，因为这样做，除了会占用珍贵的时间外，无疑也会干

扰这类论辩性和论证性的讲话的思路。电视作为我分析的对象，我想与普通的电视演播形成

鲜明的对照，采取一种形式，确立分析与批评性话语的自主地位，哪怕这门所谓的基础课的

表面形式充满学究气，显得呆板、教条，带有说教味：字句清晰的讲话虽说渐渐被排斥在电

视演播台之外--据说要求非常严格，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中，每轮讲话不得超过七秒种--但仍不

失为反抗操纵，确立思想自由的最可靠的形式之一。  

  然而，我想要重新加以阐述的，正是我所采取的分析方法，虽然冒着引起新的误会的危

险，我还是想尽量说明新闻场是何以制造并强加给人们一幅完全关于电视特殊的政治场景象

的，政治场又是如何在新闻场的结构以及在场中形成的那些记者的特殊利益中找到其原则

的。  

 

  在一个担心使人厌倦，想不惜一切代价给人娱乐的天地里，政治必定会以一种不得人心

的主题出现，尽可能地被排斥在黄时间之外，是一种不太刺激，甚至让人讨厌的节目，很难

主持，不得不想尽办法让它提起人们的兴趣。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到

处都可看到这样的一种趋势，那越来越牺牲评论员和调查通讯员，让位于娱乐性主持人；牺

牲信息、分析、深度的访谈、专家的讨论或调查报告，而让位于纯粹的娱乐，尤其是让位于

那些特约的、不变的对话者之间的毫无意义、胡言乱语的\"脱口秀\"（我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作

为例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虚拟的交流中所说的，尤其是不能说

的东西，有必要对在美国所称的\"panelists\"（参加电视或广播公开讨论会的人员）的选择条



件作一详细分析：他们必须随时听从召唤，也就是说要随时准备参与，扮演角色，同意回答

记者给自己提出的（这正是tuttologo一词的定义）的一切问题，哪怕再荒唐可笑，再让人不

快；必须做好任何的准备，也就是说要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关于话题、其他参加人选等），

任何妥协，不怕任何牵扯，以便参与其中，并保证获得\"媒介的\"知名度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

好处，如在新闻机构内的威望，作高报酬的讲座的邀情等等；必须注意以明确而又闪光的言

辞阐述简单的观点，避免陷入过分复杂的学问之中（依据的是这样一句名言：知道的越少，

处理得越妙），尤其是在美国某些制作人为挑选panelists所进行的预采访中，这种预采访，

在欧洲也越来越盛行。  

 

  但是，记者们以观众或听众的期待为名为自己的这种蛊惑人心的简单化策略（与提供信

息或在娱乐中教育人的意图截然相反）辩解，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

的观点投射到观众或听众身上；尤其是怕惹人厌倦的这种担心，促使他们重论争轻辩论，重

论战轻论证，采取一切手段，突出参与者（尤其是政界人物）之间的冲突，而牺牲的则是各

种观点之间的交锋，是辩论的关键所在，如预算赤字，税收的降低或外债等。由于他们的主

要能力只表现在对政界的了解，且这种了解又是以关系的密切和隐秘（甚或谣传和流言蜚

语）的掌握程度为基础，而不是以观察或调查的客观性为基础，所以，他们总是喜欢将一切

都拉向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关心的是游戏者，而不是辩论的本质内容；是讲话在政治场的逻

辑（联盟，同盟或个人冲突之间的逻辑）中所起的政治影响，而不是讲话的内容（虽说他们

还不至于制造纯粹的伪象并强加给讨论会，比如在上一次竞选中，左派与右派的讨论到底应

该在反对派领袖若斯潘和右派总理朱佩两人之间进行，还是应该在若斯潘及其共产党盟友于

厄和朱佩及其中间派盟友莱奥塔四人之间展开，一直是一个问题，这种讨论披着中立的外

衣，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强加行为，通过暴露左派各党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从而有利于各

保守党派）。在政治场中，他们是具有影响力的角色，都又不是正式的成员，因此可以给政

治家们提供他们本人无法保证的不可或缺的象征的服务（除了今天在文学界，他们可以集体

全力玩弄\"互搭梯子\"的把戏），由于他们在政治场中的这种暧昧的立场，他们都倾向于忒耳

西忒斯的观点，热衷于怀疑论哲学的自发形式，从而促使他们到与政治场中所处的立场相联

系的利害关系（如一个党派或一个\"流派\"内部的竞争）中，去寻找那些最公正的立场和最真

诚的信念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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